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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亨利·詹姆斯的著名小说 《金碗》中，主要人物玛吉·韦维尔总是在一种平衡意识的支

配下活动。她在人物关系中建立并维持一种平衡，以求达到力量对等，由此主导了小说情节发

展。直到一个符合社会标准和人物期望的平衡关系形成，持久的幸福才得以实现。通过运用结构

主义诗学分析人物关系中力量分布的变化，解密玛吉的平衡意识，从而挖掘文本之下潜藏的詹姆

斯的平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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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碗》的作者亨利·詹姆斯 （ＨｅｎｒｙＪａｍｅｓ，
１８４３—１９１６）出生于纽约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
庭，自幼随家人游历欧洲，往来于欧美大陆，非常

赞赏欧洲文明，也受到很大影响。１９１５年因不满美
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愤而加入英国国籍，死

后又葬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他是著名的小说家

和文学批评家，是英美文学从１９世纪现实主义传统
向２０世纪现代主义过渡的重要开拓者，开创了以意
识流为标志的心理小说的新纪元，他的文学创作和理

论批评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英国作家

Ｅ·Ｍ·福斯特、Ｄ·Ｈ·劳伦斯、约瑟夫·康拉德等
和美国作家伊迪丝·华顿、威廉·福克纳等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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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影响。詹姆斯一生除剧本、游记和评论文章外，

还创作了２２部长篇小说和１１３个中短篇故事，其
中较知名的有：《黛茜·米勒》（ＤａｉｓｙＭｉｌｌｅｒ），《一位
女士的画像》（Ｔｈｅ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ｏｆａｌａｄｙ），《大使》（Ｔｈｅ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ｓ）和 《鸽翼》（ＴｈｅＷ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Ｄｏｖｅ）。
詹姆斯以对人物细腻的心理描写而著称，作品主要涉

及美国和美国人与欧洲和欧洲人之间的关系，美国

的无辜单纯与欧洲的世故诡谲的对立等主题。但因

其作品多数过于冗长，内容艰涩难读，他在生前并

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其著
作才蜚声世界文坛。国内对其作品的研究直到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才开始。

《金碗》（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Ｂｏｗｌ，１９０４）是他完成
的最后一部小说，自出版后评论就褒贬不一，既有

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是詹姆斯晚期作品的败笔，也

有推崇者认为是他精湛技巧的又一次展现。但相对

于詹姆斯的其他名作而言，《金碗》受到的关注很少，

国内更甚，至今没有中文译本。小说主要记叙了富商

亚当 （Ａｄａｍ）相依为命的女儿玛吉 （Ｍａｇｇｉｅ）即将
与没落贵族亚美利戈 （Ａｍｅｒｉｇｏ）结为连理，婚礼
前夕，亚美利戈却与旧爱夏洛特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重
逢，而玛吉并不知晓二人的关系。婚后，为了抚慰

落单的父亲，玛吉说服他迎娶了好友夏洛特。但玛

吉和父亲在婚后依然保持着异常亲密的关系，亚美

利戈和夏洛特也很快旧情复燃发生婚外情。因玛吉

阴差阳错买下亚美利戈和夏洛特舍弃的带有瑕疵的

金碗，他们的地下情暴露。但看似天真无邪的玛吉

却毫不表露她已知情并暗下计谋拆散他们。小说以

亚当带着夏洛特前往美国、亚美利戈向玛吉表白爱

意结尾。

小说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亚美利戈角

度描写，第二部分从玛吉角度描写。小说主要人物

不多，关系网亦不大，但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转换

却极具戏剧性又复杂多变。以往学界的研究专注于

探究小说的叙事手法，如陈丽的文章 《亨利·詹

姆斯 〈金碗〉的元小说性》、王丽亚的 《聚焦折射

下的人际关系———亨利·詹姆斯 〈金碗〉聚焦模

式评析》以及陈秋红的 《秘响旁通：亨利·詹姆

斯 〈金碗〉隐喻的诗学品质探识》等；另一研究

焦点则是小说的内容及主题，如王珊的文章 《亨

利·詹姆斯的 〈金碗〉：婚姻的寓言》和朱细燕

的 《论 〈金碗〉中的道德失范》等。但小说人物

间的关系转换也很值得探讨，本文认为，是玛吉主

导了关系变化，小说的情节发展也是围绕着天平晃

动般的人物关系展开戏剧性且微妙的变化。小说以

玛吉和亚当父女相依为命的平衡关系展开，在玛吉

与亚美利戈结婚后平衡被打破，而后亚当与夏洛特

的婚姻使四人之间恢复平衡关系，但这期间父女间

夫妻般的亲密关系、继母与女婿间的婚外情使得四

人形成的乱伦平衡很快崩塌，在经历情节发展后小

说最终以两对夫妻形成的平衡关系结束。

在 《金碗》中，“平衡”（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一词在文
中出现多达１１次，足见其重要性，平衡意识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ｏｆ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在此文本语境中可以视作维持关
系的对等与相互抗衡的意识。小说以玛吉的平衡意

识为轴心，在亚当的配合下引导人物关系的转换，

这些转换构成了文本的内部结构和小说的主体骨架。

本文剖析玛吉平衡意识下复杂多变的人物关系的意

图恰与现代批评方法———结构主义相契合。

兴起于２０世纪５０至６０年代的结构主义由最
初语言学领域逐渐发展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之

一，它注重整体模式研究，主张从逻辑语义层面上

对文本进行解读，为挖掘文本深层意义提供了有效

手段。不同于传统文论如精神分析等需借助外在因

素来分析文学文本，结构主义更关注文本本身的内

在结构。结构主义认为文学作品的本质不在于各要

素本身，而在于构成整体结构的各要素之间的

“联系”［１］１８３，任何个体只有置之于整个大结构中，

与其他主体相互关照，才能实现自身的意义。并且

结构主义文论家把结构分为 “‘表层结构’和 ‘深层

结构’：表层结构是可感知的，深层结构则是潜藏

在作品中的模式，必须用抽象的手段把模式找出

来”［１］１８４。本文遂利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文本的深

层结构，剖析人物表面关系之下的整体结构，即主

要人物玛吉、亚当、亚美利戈、夏洛特之间的等式

关系及普林奇皮诺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ｎｏ）和凡妮 （Ｆａｎｎｙ）
的支点作用，并运用著名结构主义者 Ａ·Ｊ·格雷
马斯 （ＡｌｇｉｒｄａｓＪｕｌｉｅｎＧｒｅｉｍａｓ）的代表性理论———
符号矩阵模式来分析以上主要人物之间的二元对立

关系，以得出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变换是在玛吉的

平衡意识主导下实现的。

一、玛吉、亚当、亚美利戈和夏洛特

之间的等式关系

结构主义被定义为：“１）结构应是一个由各种
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此种转换不是在体系的领域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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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完成，而是在不求助外界因素的情况下在体系

内完成；２）体系能自我守恒，本身具有整体性、
转换性、自我调节性三个特点；３）结构的普遍
性、必然性应能达到 ‘可以形式化’（公式化）的

程度，甚至可以直接用数理逻辑方程式表达出来。

凡具有上述理论特征的派别、方法、活动，都可称

为结构主义。”［２］１０５ 《金碗》中体现玛吉平衡意识

的人物关系变化正符合上述特征，它是一个内在的

独立的关系体系，具有整体性，并不断转换调整，

在公式化后更加清晰明了。

　　 （一）短暂平衡：“玛吉＝亚当”

玛吉的母亲在她１０岁时就已过世，此后她便
与父亲相依为命。实际上，他们的亲密已经超越了

父女关系，而更像夫妻关系。这一点玛吉自己也意

识到了，她曾对父亲说：“好像我和你要是结婚了，

你就不能在婚姻市场找机会了，倒不如说，好像因

为我和你结婚了，其他人因为我都不敢接近你了，

我并非故意的。”［３］１０１也正因此亚当一直没能续弦。

但此时两人的关系就像天平的两端处于平衡稳定的

关系。

只要他们的关系天平没有倾斜，他们就能一直

这样幸福。正如德莱顿 （Ｄｒｙｄｅｎ）所说的那样，
“‘平衡 ’是 《金碗》这个流动的世界中至关重要的

状态，这种 ‘幸福的平衡’使得社会形态可以维持

稳定的表象”［４］。确保人物处于平衡状态在小说所

处的世界中很关键，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人物

才能获得幸福。玛吉也深知并在小说中践行了这一

点。例如，当玛吉需要做决定时，她想着 “选择

和决定还包含其它方面……一种一直存在的在意，

其中就包含平衡”［３］２４４。她也知道 “她的任何表现

都会多多少少直接传达给她父亲，父亲的生活太平

静了，任何一点意识的变化，即使是能带来生机的

那种，也会动摇他们宝贵的平衡。这种想法一直在

她心底，她觉得他们的平衡就是一切，而这平衡又

很难维持，失掉它就像扯断一根头发那么轻易。正

是这种平衡，或者说那种无论如何也要维持平衡的

信念使她提心吊胆”［３］２４１－２４２。玛吉之所以成为小说

情节扭转的主要推手正是因为她有强烈的维持平衡

的信念，玛吉时刻将这个平衡谨记在心，做任何决

定都要将其考虑在内，也因为玛吉和亚当像天平两

端，任何一边的行动都必然会影响另一边进而打破

平衡，所以玛吉总小心翼翼行事，想尽办法以维持

这脆弱的平衡。

　　 （二）失去平衡：“玛吉＋亚美利戈＞亚当”

虽然玛吉和亚当父女俩互相陪伴过得很幸福，

但社会习俗不允许他们不正常的父女关系继续。逐

渐长大成人的玛吉应该嫁做人妻。所以这时凡妮介

绍了一个很合适的人选———亚美利戈。亚美利戈帅

气又聪明，更重要的是，他是有显赫家世背景的

“王子”。亚当虽然是个大富豪，但他缺少体面的

身份背景。这样的情况在詹姆斯写作此书时很普

遍，美国在１８６５年内战后经济迅速发展，财富积
累后必然是对身份名誉的追求，所以 “１９世纪末
正盛行将富裕的美国女儿嫁入欧洲上层阶级的文化

潮流”［５］１５３，鲍勃 （Ｂｏｂ）和凡妮的联姻就是一个
例子。亚美利戈虽然家道中落，但他始终 “属于

一个很有名的阶层”［３］７，玛吉也在一次与他的谈话

中坦承 “最初让我想到你的原因……就是你背后

的世世代代”［３］７，如凡妮对丈夫所说 “玛吉刚好

在别人跟他打招呼时知道了……王子的一个洗礼

名……叫亚美利戈———这个人是个勇敢的先驱，大

约四百年前，他跟随哥伦布漂洋过海，后来接替哥

伦布发现并命名了新大陆，所以到现在跟他能扯上

关系的人依然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仰望”［３］４７，由此

可见亚美利戈有足够好的家世背景，而玛吉也非常

清楚他的价值，与亚美利戈结婚不仅可以让她和亚

当免受非议，还能增添门第荣耀，这场联姻如鱼得

水。但亚美利戈与玛吉的结合打破了原有的玛吉和

亚当一比一持平的关系，天平一端的夫妻俩重于另

一端孤独的亚当。

　　 （三）阴谋平衡：“玛吉 ＋亚美利戈 ＝亚当 ＋
夏洛特”

　　玛吉婚后形成的这种倾斜关系无疑违背了她的
平衡意识。这场婚姻虽然解决了一些困难，但没能

带给他们快乐的生活。玛吉曾向亚当表达歉疚：

“因为我嫁给了其他人，导致你孑身一人。”［３］１０１于

是玛吉想出了一个办法，即为亚当也筹划一桩婚

姻。她选择了旧友夏洛特。不仅因为她 “本性善

良、性格好、精神品质佳，还是个生活能手”，可

以让这个家 “更体面”［３］１０５，更因为娶她进门可以

恢复关系的平衡。正如文中所述：“这次联姻带来

的最大发现就是夏洛特本来就在他们的关系中占有

一席之地，娶她根本就是仆人们口中所说的多此一

举，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很难接受一个事实，即

如果他们的家庭这辆马车前行困难，那就是因为缺

２４３



　第４期 唐　静，等：亨利·詹姆斯 《金碗》中玛吉的平衡意识 　

了一个轮子。他们可能会说，他们已经有三个轮子

了，还需要一个，夏洛特从一开始除了像第四个轮

子一样出色地行事还做了别的吗？”［３］２４５他们四人

组成的新家庭本就是注定的，夏洛特这第四个轮子

的加入才能使关系达到平衡，家庭这辆马车才能运

行良好，生活才会幸福。

然而，这一平衡在形成之初就注定不稳固，因

为四位成员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们结婚的动机

都不是爱而是利益，所以都不甘心待在自己的位置

上。对玛吉和亚当而言，除了上述亚美利戈和夏洛

特的可利用之处，这两桩婚姻还可以方便他们像往

常一样亲密。各自结婚后，他们独处的时间较之以

前并未减少。“这两桩婚姻使她可以和父亲依旧那

么亲密，她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比和那位王子

多。”［６］除此之外，把亚美利戈纳入他们的家庭就

像新买一个物件，玛吉就曾对亚美利戈说：“你就

是他 ［亚当］收藏的一部分。”［３］８所以玛吉根本不

会像妻子对丈夫那样在意亚美利戈的感受，她甚至

对亚当说：“亚美利戈不介意……我们的所做作

为。”［３］１０３他们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在一起。亚当对

这两位新成员也没有太多感情，他只是 “给女儿

玛吉买了一个丈夫”［７］３８５，他还 “把夏洛特买来做

妻子”［７］３８６。这两桩婚姻就好像给家里买了两件家

具，玛吉和亚当的生活不但没有受影响，两人反而

藉此变得更亲密。

　　 （四）乱伦平衡：“玛吉 ＋亚当 ＝亚美利戈 ＋
夏洛特”

　　正当玛吉和亚当亲密无比时，亚美利戈和夏洛
特也旧情复燃。这对旧相好曾因缺钱而被迫分开。

夏洛特来伦敦的目的就是见他。亚当向她求婚时促

使她答应的一点就是以后可以更多地和亚美利戈接

触。婚后她也确实颇为主动地接近亚美利戈。亚当

的财富自然也是一大吸引力，正如她对亚当所说：

“如果我这一生……哪怕有你所拥有的一小部分，

我就没有忧愁了。”［３］１３９若她有哪怕亚当的一小部

分那么富，他们就不会是对苦命鸳鸯。嫁给亚当的

另一好处就是可以赢玛吉这个情敌一次，当亚当告

诉她玛吉会来为他当说客时，“这就是终于令她满

意的一点”［３］１３２。抢走情人的玛吉要谦卑恭敬地来

请求她嫁给亚当，也算扳回一局。而对亚美利戈而

言，他加入的原因无疑就是岳父的财富了。他

“渴望创造新的历史……创造的材料就是韦维尔先

生的财富。这世上没有别的供他利用了，他已经试

过了”［３］１１，他知道现在唯一可以帮助他实现抱负

的就是亚当的财富。

当玛吉和亚当利用亚美利戈和夏洛特之时，他

们也反过来被利用。如菲普斯 （Ｐｈｉｐｐｓ）所说，
“通过为父亲寻找伴侣，玛吉在家人中维持着平

衡，而夏洛特和亚美利戈又与此同时追求着他们的

关系”［８］。玛吉在操纵着关系的平衡，可被操纵者

又偷偷实施着他们的计谋。“韦维尔的新财富和王

子的旧贵族的结盟一开始就是双向增值，双方都在

利用另一方。夏洛特被收藏来增加社会魅力和王子

因其美学价值而被收藏是一样的。”［５］１５３所以，两

桩婚姻形成的平衡因四人各自的阴谋在形成时就崩

塌了，而随后新形成的平衡也是脆弱的，因为父女

间的夫妻般关系、继母与女婿的婚外情都不符合社

会伦理。虽然对玛吉而言，很幸运 “尽管经过调

整，力量分布呈现新变化，但平衡坚持住了取得了

胜利，平衡这一最宝贵的状态得以维持”［３］２７４，但

这平衡是不健康的，因此也是不稳定的，所以这个

家庭始终不能幸福。

　　 （五）平衡的支点：普林奇皮诺和凡妮

在上述力量分布变化的同时，另一个不平衡形

成：玛吉和亚美利戈的儿子———普林奇皮诺的出生

使得天平一端的一家三口重于另一端的亚当加上夏

洛特。所以当玛吉看着她父亲和儿子在玩耍时，她

想，“要是夏洛特也给他生了一个普林奇皮诺的话，

平衡是否就只会像现在这样真实，就不需要最奇怪

的研究了”［３］２８９。可夏洛特不会如玛吉所想的那样

做，因为她知道 “可能我要生十多个孩子，假设

我可以的话，才能把这对鸳鸯分开吧”［３］１７７。所以

玛吉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即让普林奇皮诺同属于亚

美利戈和亚当。虽然亚美利戈是生父，但亚当和他

共处的时间更多，角色上更像父亲。尽管 “可爱

的小孩会成为夫妇间新的纽带，但玛吉和她父亲却

机智地将这个小东西变成了妈妈和外公之间的纽

带”［３］９１。因此，普林奇皮诺像支点一样调节着天

平两端的力量，维持着两个家庭间的平衡。

另一个起同样作用的人物是凡妮。她似乎一直

很清楚两边的关系和自己扮演的角色，她说自己

“是一个双面染色的驴子”［３］２２６。而亚美利戈似乎

也知道凡妮的作用，他和夏洛特谈到她时曾说：

“她会为我们做任何事的……但她也会为他们 ［玛

吉和亚当］做任何事。”［３］１７８而凡妮这么做，只是

“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看别人受苦时将自己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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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心、无私、敏感都展现出来”［３］３０７。也正因为

她两边都想帮，才会有天平的晃动。一开始，她站

在亚美利戈和夏洛特这边。她将亚美利戈介绍给富

千金玛吉，以帮助他获得梦寐以求的财富。正如她

对丈夫所说，“他们可能没发现我决心为王子服务

的动机，无论何事，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

让他舒服，换句话说就是让他得到他想要的

钱”［３］３０６。而后，她又帮助夏洛特和亚美利戈重逢，

故意借故离开 “以给两位来访者自由空间”［３］２９，

他们这才得以再续前缘。凡妮不仅向玛吉隐瞒了他

们是旧情人的事实，还帮忙隐瞒婚外情。当玛吉察

觉到异常向她证实时，她否认说玛吉这怀疑很荒

谬，并进一步安抚她：“他绝对不会伤害你一根寒

毛的……我敢肯定夏洛特也不会。”［３］２９８凡妮不仅

帮亚美利戈获得了财富，还 “让他可以同时享有

两位美女”［３］３０７；她也帮夏洛特得到了财富，并得

以再续旧情。也是她促使亚美利戈和夏洛特站到了

天平的另一端对抗玛吉和亚当。

而当玛吉意图纠正这畸形的平衡关系时，她也

向凡妮求助，因为 “阿森罕夫人似乎可以减轻她

对夏洛特的紧张感。似乎两者可以平衡，互相对

峙，似乎她的平衡意识又浮现了。就好像把她的朋

友放入她的天平中做法码，这天平就是她和父亲建

构的。亚美利戈和夏洛特就是天平另一端，所以需

要他们三个人的力量来使天平恢复平衡”［３］２８８。玛

吉要借助凡妮的力量来恢复正确的平衡关系，使亚

美利戈和夏洛特回到应该的位置。她向凡妮求助：

“亲爱的，你知道除了你没有别人可以帮我

了。”［３］２９０而凡妮也答应 “力挺她到底”［３］３０４，因为

她有愧于玛吉和亚当，她对丈夫说：“我相信如果他

［亚当］知情的话他会放过我的，所以我要帮他。

或者不如……我努力帮助玛吉吧。”［３］３０８凡妮为玛吉

争取时间让她试探丈夫和继母是否真的有染，并帮

玛吉隐瞒她对这件事的知情度以迷惑亚美利戈和夏

洛特，让他自己在两个女人间做选择。最终，玛吉

赢回了丈夫，亚美利戈向她表白爱意：“我眼里只有

你。”［３］４４３她借助凡妮又一次打败了夏洛特，她和丈

夫 “在一起了，他和她，很近，很近，而夏洛特尽

管在她面前光鲜亮丽，却跌入了某个黑暗的空间，

在那里孤独将她包围，无法挣脱”［３］３７６。

　　 （六）合理平衡：“玛吉 ＋亚美利戈 ＝亚当 ＋
夏洛特”

　　尽管始于相互利用，玛吉和亚美利戈最后是因

为爱才选择继续在一起。玛吉曾坦承，“在她了解

了他的那一刻，她发现自己从未如此仰慕他，或发

现他如此英俊、聪颖、魅力无限，就像她见过的其

他女人沦为的状态，这种状态一旦开始就深入体

内”［３］９６。她和其他坠入爱河的女人一样深深地迷

恋着她的爱人。而且她发现他们心有灵犀。当她担

心平衡被打破的时候，她 “在和亚美利戈的相视

无言中看到了同样的害怕……她丈夫类似的操心的

习惯和一贯的谨慎只会将他们拉得更近……她很高

兴他们有相似的感觉”［３］２４２。玛吉对亚美利戈的爱

甚至深到愿意为他而牺牲父亲。亚当曾问她会为了

什么而牺牲他，而他知道 “她会崩溃地说出亚美

利戈这个名字”［３］３８６。亚当也甘愿为女儿的幸福做

出牺牲，“他实际上是主动献身的，把自己像个祭

品一样压向她”［３］３８７。他选择离开女儿去遥远的美

国，和妻子好好生活，也给女儿女婿以空间。而对

夏洛特而言，她和丈夫之间的阻碍也终于被清除

了，她因此有机会 “至少可以小部分地占有

他”［３］４１４。小说结尾，亚美利戈和玛吉越来越相爱，

夏洛特也和亚当远行美国，一起经营生意过着不错

的日子。每个人都处在了满意的位置上，而这一新

的平衡是经历调整后符合社会伦理的、稳固的

平衡。

二、玛吉、亚当、亚美利戈和夏洛特

之间的矩阵二元对立关系

主要人物间的关系变换也可以从结构主义另一

角度———符号矩阵来分析。Ａ．Ｊ．格雷马斯是结构
主义学家的代表之一，因其提出的叙事分析理论在

阐释文学文本方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革新意义

而被称为文学理论家。格雷马斯在二元对立原则的

基础上，借鉴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理

论，发展了他先前提出的 “行动元模型”（ｍｏｄèｌｅ
ａｃｔａｎｔｉｅｌ）理论，提出了完全形式化、符号化的矩
阵。所谓二元对立，就是 “把研究对象分为一些

结构成分，并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有联系

的、排列的、转换的关系，认识对象的复合结

构”［９］。“在二项对立中，只要某项具有肯定的特

征，另一项就会认为具有否定的特征。”［２］１１１“在文

学批评方面，格雷马斯的 ‘符号学矩阵’（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ｓｑｕａｒｅ）被认为是文学理论中形式化程度比较高的
范例之一。”［２］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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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马斯认为，在没有任何语义投入的情况

下，若 “一个意义 Ｓ在初次被人把握的水平上以
语义轴的形式显现”，那么必然存在它的对立面Ｓ

—

。

若我们同意Ｓ“在内容层形式的层面上串联着两个
相反的义素：Ｓ１和 Ｓ２，那这两个义素就必然会有
与它们各自相矛盾的对立项：Ｓ－１ 和 Ｓ

－
２”

［１０］。由

此，一个意义的基本结构便能表达如图１。

图１　基本符号学矩阵
Ｆｉｇ．１　Ｂａｓｉｃ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ｑｕａｒｅ

　　以此符号矩阵来解读 《金碗》则可表示为

图２。

图２　文本中符号学矩阵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ｑｕａｒｅｉｎｔｈｅｔｅｘｔ

　　在图２的文本共时结构中，行动元 （ａｃｔａｎｔ）①

之间关系的形成同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社会伦理

的约束使得玛吉和亚当亲如夫妻的关系不能继续，

玛吉与亚当处于矛盾对立关系。这一关系也是最基

本的对立关系，是文本的第一推动力，后续关系皆

由此衍生。同样，亚美利戈和夏洛特也因女婿与继

母的关系而被社会伦理置于矛盾对立面。

玛吉和夏洛特、亚美利戈和亚当互为情敌关

系，“情敌”这一至关重要的叙事代码使得他们处

于对立关系。而这一反义关系的对立程度深于上述

矛盾关系，前者是主动选择的，后者是被动接

受的。

行动元之间的蕴含关系较之另两组关系更为隐

性也更复杂。亚美利戈与玛吉结婚，故在逻辑矩阵

上关系密切。表面看，他是被玛吉和亚当利用，成

为他们维持亲密关系、提升社会地位的 “帮手”，

此时他们处于 “从属关系”。但随着进一步的阅

读，读者会发现亚美利戈其实是打着自己的算盘反

过来利用了玛吉和亚当，既获得了财富，又得以与

旧相好复合，此时他们的关系转化为互相利用的

“对立关系”。而随着情节继续发展，亚美利戈又

与玛吉产生真爱，最后形成了 “最亲密的关系”，

甚至超越了最初玛吉与亚当间的亲密。夏洛特与亚

当的关系也属于同一模式。而普林奇皮诺和凡妮看

似没有直接出现在这一关系矩阵中，实则充当的是

矩阵中尤其是蕴含关系中影响关系变化的重要

因素。

无论是先前的 “行动元模型”还是后来更加

形式化的 “符号矩阵”，格雷马斯的叙事理论都代

表了结构主义者的一个主流观点，即人物从属于情

节，叙述中的 “行动”才是核心。运用符号矩阵

不仅可以帮助分析出人物关系，更重要的是可以由

此发现主导关系变化的人物行动，进而推断出指导

人物行动的心理意识。由此，利用上述符号矩阵分

析可以得出：小说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在玛吉的

平衡意识操作下不断变换的，最终形成了合理的因

而持久的二元对立、相互制衡关系。但析出叙事模

式的意义不仅限于逻辑语义层面，还可以进而对文

本主题、行动元心理等进行考察。玛吉这个主要行

动元的平衡意识即是强烈的想要维持力量对等的冲

力，在实现合理的关系制衡之后，也就随之实现了

家庭、社会的和谐幸福。

三、结束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故事开始时是为了解决一

对Ｘ与 Ｙ的矛盾，但却由此派生引发出大量新的
逻辑可能性，而当所有的可能性都出现了以后，便

有了封闭的感觉，故事也就完了。”［１１］由玛吉和亚

当的矛盾关系衍生出的一系列人物关系在所有人回

归本位后画上圆满句号。从文本来看，玛吉最后还

是和父亲分开了，但在亚当的配合下她的平衡意识

得以以最合理的形式实现，他们既保持着亲密的父

女情，也各自拥有了幸福婚姻。亚当曾在和夏洛特

出发去美国前去看望玛吉，两人既是在道别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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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 “行动位”“角色”“行动素”“行动单位”及 “行动者

“等其它多种译法，指参与过程的人或作为谓语之主语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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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她把手放在他肩上，他们眼神再次相对，

因为这持久的幸福，他们都淡淡地笑了，仿佛言语

已经无法表达……他们找到了他们的联系，就像故

交不必总见面，情谊不会改变”［３］４３８。虽然因为要

为实现平衡做出牺牲，玛吉与父亲不得不分隔两

岸，但他们始终像是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他们

即将迎来通过玛吉费心维持平衡而得来的幸福。詹

姆斯也借此表达了他对 “平衡”一贯的信念。这

个跨大西洋两岸、生活及文风都颇难定性的作家追

索的或许也就是一种平衡。正如广泛存在于其作品

中的 “国际性主题”之意义，詹姆斯在作品中展

现了美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矛盾以及单纯与世故之

间的对立［１２］２０３，进而表达了对欧美文化融合的期

望［１３］，希望借鉴深厚的欧洲文化，在美国的新生

文化中实现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平衡。詹姆斯也

推崇在小说中实现美学和道德的平衡，认为只有当

作者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时才能实现创作目的———

即作品包含美和真的本质［１４］，另一方面，“只有当

作品具有赏心悦目的美学价值时，道德观念才能得

以成功表现”［１２］２０２。詹姆斯也在 《金碗》中成功实

践了他的平衡美学观，《金碗》既是实现文化平衡

的一次尝试，也是实现美学作品与道德观念平衡的

一次试验。《金碗》虽然后来被公认为美国文学史

上重要的一笔，但在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被

大众接受，因为其文风与当时马克·吐温等作家代

表的通俗主流格格不入。这部精湛的美学作品也成

功地表现了道德观念，玛吉主导这一系列关系变化

实际都是为了维护婚姻和家庭，最后四位主要人物

都获得了符合社会伦理的幸福，这样的结局证明她

的行为其实是符合社会道德观的。无论是一些反对

者提出的 《金碗》文字晦涩的弊端，还是描写局

限于个别人物等不足，其实细致分析后不难发现正

是作者实践自己文艺理论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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